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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露清华

 

“我想，再坐一会儿。”那个男孩子仰起头来：“让我再坐一会儿吧，阿远。”

他用那样的声调说话的时候，总是没有办法拒绝。

 

“阿远，月亮为什么要有圆缺呢？”他抱着膝。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把外衣解下来给他披上身上。

“我快要死了，是不是，阿远？”他说。

“一睡着，就不知道什么才能醒过来。真的不想去睡，也许今天躺下，明天我就醒不过来了。”他说：“阿远，我死了之后，你会哭吗？”

“你会不会想念我？”

 

“阿远，你真冷漠。我都要死了，你也不说两句好话让我心里高兴一点。”

“好吧，我去睡了。”

 

“阿远，我要睡了，你亲我一下吧。就一下，好不好？”

“真无情……”他打着哈欠，终于松开一直握着我的袖子的手，懒懒的闭上了眼睛。

 

把被子给他掖好，放下帐子，在香炉里放了一块药饵，淡淡的青烟升了起来。

 

轻轻关上门，然后在刚才他坐的那个位置上坐了下来。

屋里没有什么动静，他的呼吸很细微，细得让人听不到。

 

舅舅因为这种病而死去，他的儿子也不会例外。

摊开手，月光下面，手心里被指甲刺破的地方，正微微向外渗血。那应该是朱红的颜色，在清冷的月光底下，看起来一种诡异的青黑色。

刚才握拳的时候，太用力了。

 

那种没法挣脱的，象溺水一样的无力感，吸不进气，看不见光。

 

他用那样平静里带着绝望的眼睛看着我，他知道我救不了他。

我也知道，我救不了他。

 

翻了多少医书，找了多少医案。

都没有办法。

 

“阿远，我真想去外面看看。”他说。

我沉默着。

“只看一小会儿。”他说。

“不行。”我简短地说。

 

他沉默地坐在窗前，手里一本书掀过来又掀过去。

“阿远，我能不能活到十五？”他说：“你说过十五岁的时候，可以让我出去看看。”

我继续擦拭银针，不说话。

 

有的时候他可以这样自言自语的说上一天，不需要我回答。屋里很静，他说话的声音显得很突兀，象一把细细的锯子一样在来回磨锯着静默的空气，象是要撕掉什么东西那么不理智不平稳。可是一旦他停下嘴来不说，耳朵里突然就死寂一片。

让人觉得心里一下子就没有底，空空的要向下掉的感觉。

 

“阿远，我都没有和女孩子相处过。”他突然说：“红袖添香，是什么样的？”

我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酒是不是真的很好喝。”他又自言自语。

 

我不经意的看了他一眼。

很奇怪，往常他不会这样，抱怨这些已经习以为常的，他不能接触的东西。

 

“真想知道……”他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

“连茶都这么寡淡。”他说。

 

他这种不平稳的情绪，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好象过去了。

很听话的就把一碗饭吃完了，喝药的时候也没有皱眉头。

 

太安静了，不象以往一样一定会抱怨饭菜清淡无味，也没有说要在外面多坐一会儿。

等我替他把完脉，想要放下帐子然后吹熄烛火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

“阿远，你不要动。”

我愣了一下，回头看他

“你不要动，不要动，一下子，只要一下子就好。”

我僵住了，他哆嗦着，不比我好到哪里去。

双臂试探着，抱住我的腰。

那是一个很小心翼翼的姿势。

 

“阿远，你不要动，马上就好。”他说得很快，声音也低。

我完全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直到他柔软单薄的嘴唇贴上了我的。

 

浓浓的药香，分不清是他的或我的。

 

“好了。”他离开的时候，竟然笑起来：“知道了。”

我茫然的看着他。

“阿远，虽然其他的我都没法知道，但是，亲吻是什么感觉，我已经知道了。”

 

心里觉得非常闷。

虽然，他比起一般的孩子，已经失去了太多。

可是，那个冒失的试探的吻，真的是太荒唐了。

“阿远，你生我气了？”的

“阿远，你别生气。”

我一直不说话。

 

于是他说：“阿远，也许我明天就死了，你还要生我的气吗？”

是啊，我没办法和他生气。

 

因为他得到的太少。

 

知道总有一天要失去他，只是一直一直的努力着，想让那一天晚一些来。

 

但还是有一天早上，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那个一直沉默的，别扭的孩子。

一直绝望的数着死神的脚步声，等待死亡来到的那个孩子。

 

他的后事办得也很简单

因为很早以前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所以一点儿也不慌乱，有条有理。

 

只是，那些书，那些医案，都可以不必再看了。

 

这种家族的绝症，他已经是最后一个。

以后不会再有了。

 

因为早就知道会失去，所以一开始就没有让自己去在意。

一开始就已经想好了，用一个随时会失去的态度去面对他。

当然不会喜欢上他。

 

一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现心里破开的那个空洞。

原来，一切都可以安排，唯独你的心。

 

这是很久很久之前，当远竹先生也只是个少年的时候，发生过的一件事。

 

圣诞节的礼物（笑忘书番外）————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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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的礼物

 

我在书堆里努力扑腾，终于冒出头来。

“咳咳咳……”

好大的一灰雨！

差点儿就把我埋了！

 

再看看空荡荡的书架子，真是无泪对苍天。我招谁惹谁了，我不就是上来找本花木纲记么？不就是那书放得靠上了一些，我搬了个圆凳来垫脚……结果一阵天旋地转，耳朵里都不知道听见了什么动静，就被书本子书册子活埋在楼板上了。

我呸呸的吐了几口水，不用问，吐出来的也全是黑渣渣。

KAO，这叫什么事儿。

怎么说我和卫展宁也算文化人，家里的书居然积这么厚的灰，象话么！

 

“公子——公子——”五四的腔儿都直了，速度快得带起一阵大风，刮得本来已经尘埃落定的浮灰又卷了我一脸！

“叫什么叫啊，我没砸死。”这下儿真是灰头土脸了。

他站在书堆外头，眼睛瞪得老大：“公子，你，没事儿吧。”

“你看呢？”我没好气：“也不时常叫人来打扫的么？其他地方都那么干净，唯独这里这么脏。可见他也不是个爱书的人，不爱书还堆这么多在阁里面……”

五四还是站在书堆外不动，我奇怪了，要是平时，他还不抢过来把我挖出去呀，今儿是怎么了？难不成是嫌我身上灰多怕弄脏了他的衣裳不成？

“喂，”我伸出手去：“你倒是搭个手儿啊，你看我象是能自己爬出去似的怎么着？”

五四面有难色：“那个，公子……你先在里面委屈一会儿，我这就去请庄主来……”

我眉头皱了起来：“五四？”

他老老实实说：“小公子，庄主许多年前就发过话，这间书阁里的东西，我们不能碰一样儿。公子既然没大碍，我去禀报庄主，这就把公子拉出来。”

好么！

这，这，这叫什么事儿！

难道一堆死书比我还重要？就因为卫展宁说过那样儿的话，就得放我被埋着，等你再叫人来？

我瞪瞪地看着他撒丫子跑个没影儿，差点没背过气去！

 

“好你个五四！你这XX的官僚主义害死人啊——”

这么大的嗓门儿快把我自己的嗓子都叫破了，倒是没把五四叫回来。

只是把架子上剩余的灰尘，又震下了一层来。

轻飘飘的灰雨……

又落了我一头！

 

X的。

死五四，你就不要再让我看到！

这才叫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咧！

等他穿过半个红园请了卫展宁的旨来了……算了，我还是自力救济吧。

吭哧吭哧的，手足并用。

我爬啊爬啊爬啊爬……

 

幸好倒是没有人看到，姿态好看不好看就不用说。估计谁给压在这底下，四肢并用向外挣扎的姿态，都不会高贵有气质吧。

脑袋刚才被什么东西敲到，沉甸甸的，砸得我一时间头晕眼花的。

顺手摸到那砸的我卷轴，我坐在几本书上。

呜，好疼。

刚才光顾着爬，现在才觉得脑门儿真疼。

摸一摸……一个小包包。

讨厌啦。

 

呜，居然砸肿了呢。

这什么破卷轴，好厚的说……

我拆开那轴上的线，将画卷拉开来。

 

纸质真好，明明看得出是多年没动过的东西了，还没有泛黄脱色发脆……

我目光慢慢的顿住。

 

画上林木葱郁，亭轩宛然。平阔处，有穿白衫的少年临风而立，风姿动人之极。

虽然国画总是很抽象，但见其神不见其形。

但是因为画画的人一定是丹青高手，而且，这画上的人的气质我真是很熟悉很熟悉。

卫展宁。

 

画上是卫展宁。

还是少年的他，眉清目朗，宁静平和的模样，可是身姿那样挺拔，腰间佩着长剑。

那剑我都认识。

是那把曾经招呼过我，还有……我的小兄弟的玉青剑啊。

 

真是久违的老朋友了。后来一直没有再见卫展宁用剑，不知道那把剑流落到哪里去了。

谁画的啊。

我目光一溜下向，角落上没有留落款，但是盖了一枚小小的印章。

“清风徐来”四个字，血红血红的印色，一下子跳进眼里。

 

这章我也见过。

原来在道宫里，书房中挂着几张字画。都是这个印鉴，我要再认不出，可不成了傻子了。

刘青风。

 

“小风？”

我吓一跳，象是作贼被抓到一样，莫名的有些心虚。眼前一花，被抱进一个清新洁净的怀抱中：“没事么？”

我愣愣地说：“没什么啊，就是吓一跳。”

他将我从上到下扫一遍，眼光犀利象X光一样，照得我不安。

“淘气……”他抱紧我，下巴在我头顶蹭了两下：“下次要拿什么叫人拿，不许自己爬高上低的。”

我就奇怪了，他又没看到刚才的事，怎么知道我爬高上低了？

他微微松开手，在我鼻尖上点了一下：“淘气包，倒吓我一跳。”

 

我才回过神来：“对了，五四呢？个死东西，不说先把我书堆里扒拉出来，倒脚底抹油跑个没影儿！事情有轻重缓急他不知道啊，是叫人重要还是先救人重要哦……”

卫展宁的目光向下缓缓移动，我愣了愣，慢一步想到画还摊在我面前。

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些不自在。

 

他的手指慢慢在画纸上拂过，眼中有些出神的样子。

 

看着他俊逸沉静的侧面，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不舒服起来。

不知道是什么味儿，不知道是在不舒服些什么，反正我就是不舒服！

“画的是你啊？”故作轻松的问。

“嗯。”他轻轻应了一声，没有抬起头来。

“很传神呢。”

这次他连嗯都没嗯。

 

讨厌！

真讨厌！

好过份哦！

看一张自己的肖像画，至于看得这么入神？

我可从来没有看自己的照片儿这么入神过。

画得有那么好？

想看自己的样子，临水照影，或者对着铜镜，看个够好了。

至于对着张破纸看个不休？

 

后来五四蹑手蹑脚进来了，我哼着声音说，我要去洗洗一头一脸的灰。

于是五四充当代步工具，背我去温泉那里。

 

卫展宁甚至没注意到我扭了脚么？

他只是站了起来，执着那张画，站在窗前的阳光里出神。

艳阳映得他一身融融生光，耀人眼目。

 

“公子脚好些了？”五四帮我擦药。

“嗯，好多了。对了，我今天想去买东西的，马车备了吗？”

五四应着，说这就去。

我知道我小气。

可是心里真的非常不舒服。

为了张，为了张破画儿。

他居然没注意我的脚扭了。

还是五四背我去洗浴。

 

太，太过份了。

我从柜子里摸出一个小包，五四来说车备好的时候，我打发他去厨房看着厨子们炖汤。

 

我，我决定了。

我要离家出走！ 我跷家了。 　　怎么跷的就不必一一细述细节，反正体面的事儿没干，不体面的事儿都干了，改装易容自不必说，改名换姓也是一定，怕人看出来，马车半道儿就扔了，也不敢找什么代步工具。后来腿酸脚痛，实在受不了，跑到一个口市上跟人讲了半天价儿，买了一头小驴子。的　　驴子个儿不高，得着我的个儿也不高，侧着骑平衡不好掌握，跨着骑呢，我的上身偏短腿偏长，脚尖都快耷拉到地上了。　　“我有一头小毛驴儿，我从来也不骑。忽然一天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儿心里正得意……” 　　我反来复去就是这几句，最后一句是打死不唱的。　　虽然说驴不见得能通人性懂人言，可这年头儿什么都保不齐儿，别这是一变种的驴，我再唱小曲教唆它几句，他立马儿，不，是立驴，让我啃一嘴泥，那我不是冤大了。 　　不知道……卫展宁发现我丢了没有…… 　　按说应该是发现了。　　都三四天，确切说，三天三夜还零小半天，再不发现一活蹦乱跳的大活人没了，就奇怪了。　　不知道找我没有。　　哼。 　　我也好久没有出过门了。　　山上的气候倒是不错，有时候也回红园来住。倒好儿，一南一北，每回来去一趟，相当于旅游了一回。　　中午吃饭，我嘱咐店伙给我的驴子上两把好料，然后打开菜牌儿，马马虎虎点了七八个菜。店伙一边儿点头哈腰应着，一边用半信半疑的目光瞅我。　　意思是你小小一个儿，这么些东西你吃得完么。　　过了会儿菜一一送来，我咂了两下嘴。　　平时卫展宁不让吃的东西，现在终于松松快快吃他一顿了。 　　什么叫我不能吃性寒的食物？开玩笑，天天你们给我吃那么些性温热的补品，我就是偶尔吃一次想吃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啊。　　至于我一提起要吃这吃那，你们就把脸皱成那个样子么。　　庄主说小公子不要吃这个才好，又是庄主说公子应该吃那个才好，还有，公子可别为难小人，小人怎么能明着违背庄主的话给公子吃有害的东西…… 　　卫展宁真的很有家长式的威严。　　虽然，虽然他也不缺情人的温柔。　　可是，我面对他的时候，好象一句反抗的话也说不出来。　　他说一，我就说，嗯，当然是一。　　他说二，我当然不会说，嗯，不是二，我只会说，是啊，是二。 　　就象，应声虫。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红烧兔头是我特意说，要大盘装，要多放汤，记得煨着小蘑菇的。　　可是我对着一大盆的香喷喷的兔头，没胃口了。　　真奇怪。　　真的没胃口。　　还记得有一次背着卫展宁，软磨硬泡，让庄里的厨子给我烧了一个。　　好香，好香，吃得我差点儿连舌头都吞下去了。　　结果我捧着盆儿，喝菜汤的时候，卫展宁却突然进来了。　　我当时差点儿呛得背过气去。　　　他倒也没大气，就是…… 　　就是连着十来天，天天给我弄温热的补品，照着三餐带加餐加午茶加夜宵那个频率给我补。　　如果我有志气一点，就可以理直气壮嚷嚷，我医道比你精，我那些旧伤根本早好了，不用吃这些个东西。　　可是他把药端到嘴边来…… 　　还是没办法。　　我记得他探过来给我喂药时候，头发垂下来，轻轻刷过我的臂。　　麻麻的，一下子就觉得浑剩不下二两的劲儿。 　　明明人已经跑出来了，可是心好象还在原来的地方。　　被人收起起来了，不属于我自己了，身子跑出来，那个竟然没带出来。　　呜，好失败。 　　我闷闷的趴在自己的手臂间。　　对着满桌子佳肴，我比节食的人还要痛苦。　　明明是我一直想吃的东西，却象得了厌食症似的，没有一点儿想吞咽的欲望。 　　“堂堂的靖王爷……” 　　隔邻的雅座里有人说话的声音。我有些懒懒的。 　　靖王爷？那可不就是我的旧识吗。　　又怎么啦，欺凌弱小还是欺男霸女…… 　　“叔侄逆伦……”声音压得更小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那边有人一下子把那声音掐住了：“要死了你，让人听见……可是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那个。　　我终于把上下两句话串了起来。　　叔侄逆伦的，是李彻？和，李云天？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立足不稳，觉得，这个，这个小道消息…… 　　真滑稽！ 　　可是，可是，又那么，那么显得真实。　　　　不会吧。　　我一下子坐倒，两手一左一右拍在脸上，嘴巴挤成了“O”型。　　酷似某名画的造型。 　　真的，太劲爆啦！ 　　下山居然可以碰到这么，这么劲爆的八卦！ 　　李彻他他他……和他身为九五至尊的皇帝侄儿……有，有，有关系？ 　　我一时消化不来这么突如其来的消息。　　持续石化中…… 　　嘴巴半天合不拢。　　乖乖，真是，真是那什么什么什么啊…… 　　我没法儿准确用言语表达我心里到底，到底对这事儿是个什么印象！ 　　震惊。　　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我坐在客栈的小房间里面，用钗子的尖端拨烛芯的时候。　　有人轻轻推门。　　回过头来，我一点儿不意外看到卫展宁站在门口。　　“小风。” 　　我嗯了一声，并没停手，一心想把烛芯拨得更亮一些。　　　“你生我的气？”他慢慢走进来，语气很平和。好象我没跑这三天，我们仍然在红园，我们的房间里。　　“因为那幅画？” 　　我笑一笑，有点腼腆：“我知道我是小心眼儿。现在已经想开了。” 　　我们在烛光里对视，我静静地说：“跑出来是我不对，对不起。” 　　他轻喟一声，伸手将我抱进了怀中。 　　我发出满足的叹息　　我根本跑不了。　　跑不出他的怀抱。　　只有在这里，我才宁静而快乐。 　　“并不是怀念作画的人。”他说。　　我有些吃惊。的　　他竟然会主动解释？ 　　“只是想起年少的时光，一时神往。”他环抱着我：“我在红园长大，偶尔去周山口，与教内之人来往并不算多……后来结识了刘青风，引为知已。” 　　他低头在我鬓发上亲亲：“当时没注意到你脚伤到，是我不好。但是你不说一声就离开家，也不对。” 　　嗯。　　我应一声。 　　真的意外，他会主动解释。　　他做的事，永远是对的，有理由。　　但是，他并没有一一的把理由告诉过我，偶尔也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因为他总是绝对正确，也就没有什么好反驳　　没想到他会这么心平气和地跟我谈。 　　说不上来心里满满的，淡淡的甜意，只是把整个人都搓在他怀里。　　“展宁展宁展宁展宁展宁展宁展宁……”一叠声的喊：“我好想你。第一天晚上就后悔了，可是抹不下面子自己回去。你不在身边，我一点儿不快活。怎么办？以后我一步也不想离开你。” 　　“那就一步也不离开。”他笑着捧起我的脸，细碎的亲吻：“时时刻刻都在一起，永远也不分开。” 　　“嗯。”用力的点头。　　然后吻上已经想念了三天三夜零小半天的薄唇。　　　清雅平和的味道。　　让我心安的味道…… 　　只有在他的身边，我才会快乐…… 　　白白把灯拨得这么亮。　　卫展宁微微一笑，轻轻弹指熄了烛火。　　我在黑暗中象八爪鱼一样缠上他。 　　“现在不，”他轻声说：“现在别引我。” 　　我动作停了一下：“怎么了？” 　　他声音里带着淡淡的笑意：“如果马上就抱着你，我可能会把你弄得很痛。” 　　噢。　　脸红一下下。　　可还是凑到了他的耳边，满满的热气吹上去：“我不怕。我想让你弄痛我。” 　　就这一句。 　　下一刻一切都不同了。　　衣服几乎都是用撕的，吻是很急切凶狠那一种，我在他的身下轻轻笑，双手勾着他的颈子，搂得紧紧的，还不知死活的去回吻他。　　他的手向下滑，我的手也开始探寻，乱扯着拉开他的衣服，手插进他的头发里，满把如水的青丝握着，心里那股子甜美象是满得要溢出来。　　彼此都象是要爆发的火山。 　　急欲找一个喷发的出口。 　　“小风……”他的指在我身体里翻搅：“会痛。” 　　我摇摇头，主动拉下他的头，深深吻在他唇上。　　舌尖象是久违，火热饥渴的纠缠在一起。　　他进入了我的身体。　　不是那种体贴的，温柔的，象平常一样的方式。 　　是很蛮横的那种，一下子就进到了最里面。　　虽然心里一千一百的都是火热，身体还是因为不适应而一下子弓了起来。 　　他的唇慢慢变得和缓，但是身体的动作却越来越重。　　想象不到，怎么会这么用力。　　象是要把双腿折断一样，向两边极力的打开，埋入身体的欲望那么火烫灼人。　　有害怕，也有痛，可是激狂涌上来的，却是极大的欣喜和快乐。 　　一遍一遍被贯穿的身体，所有细胞都在大声叫嚣他的名字。　　永远，也不要和他再分开。 　　永远，都要在一起…… 　　我是他的爱，他是我的爱…… 　　因为受不了太大的刺激，中途我有短暂的昏厥。意识昏沉，感觉到他动作停了下来，缓缓向身体里注入真气。　　等到缓过气来，他又重新动作，凶暴得象要吃人一样。 　　我埋头在他肩上，唇舌又爱怜，又依恋，还有数不清的，说不明白的想法，缓慢的，反复地吮弄他肩胛上光滑的肌肤。　　牙齿渐渐用力，陷进了他的肩头。 　　尝到了淡淡的甜腥。　　象是铁锈的味道。　　我比他先一步释放了欲望。　　然后，那烫人的热流也注入了我的身体。 　　汗湿的身体搂在一起，紧得一丝缝隙也没有。 　　感觉到他身子的颤抖，他呼吸，心跳，肌肤的紧绷与舒缓…… 　　他还在我的身体里没退出去…… 　　很奇妙的感觉。　　感觉，象是变成了一个人。　　我在他的每寸骨血里，他在我的每个呼吸里。 　　变成了一个人的感觉。 　　平静了一下，突然吃吃笑，揽紧他的腰：“展宁，我们去京城好不好？” 　　他替我顺了一把汗湿的头发：“嗯？” 　　“去看看李彻和李云天，是不是真的抱在一起啊。”我懒懒的打呵欠：“不知道那个家伙，变成什么样儿了。” 　　他慢慢顺着我的背轻轻抚摸：“好，去看。” 　　“嗯……” 　　风轻轻从窗子吹进来。 　　这一次的跷家，算是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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